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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有情皆孽



湖边。竹林。蝶舞城。

清晨的竹林，茵碧青翠的竹叶间，飘扬着丝丝缕缕，水气似的轻雾，有若一袭轻纱，为竹林笼上一层温柔的细致。清澈的阳光射破轻雾，在竹林中透下一道道斑驳，湖面也因阳光泛起了小小的烂金涟漪。

竹林中有一幢精致的小楼，白墙青瓦，不见奢华，只有如水的自然韵致。

“君如！君如！”一位黄衣长发的少女，手中端着一个极大的钢盆，盆中盛满了清水，少女匆匆地走来，水花四溅，身子更有些摇晃，似乎颇为吃力。

斜倚着栏杆的沈君如遥遥看到那女孩，面色一变，叫道：“方方！”急步迎上去，从她手中接过铜盆，怪道：“早跟你说这种粗活让我来做嘛！走得那么急干什么？来，快歇会儿！”

方方却回头望向竹楼之中，眉间闪过一丝忧色，问道：“他怎么样了？”

“秋水么？他的伤虽重，但是他心中自有一股求生意志，只要我费点心力，要民他救回来也有八、九分把握。”

“我不是说他，我是指……”方方略顿一顿，道：“那个他。”

“慕云兄吗？”沉君如闻声也皱起了眉，沉吟道：“他还是那个样子……其实，他早萌死志，我也是耗尽心力才能把他救活回来……”

方方端着盆走进去，精致的竹舍内，摆放着一尘不染的大床，床上躺着一位白衣少年，眉清目秀，只是眉宇间带着一重深深的忧郁之色，唇边却挂着一丝淡淡的微笑。

不知怎的，那淡淡的微笑竟比哭泣还要凄凉，叫人看着忍不住鼻子一酸，堪堪竟欲掉下泪来。

那少年的枕边，摆放着一架瑶琴，一柄长剑。床边一青衣少年的呆坐着，看来年纪似乎不比那熟睡的白衣少年大多少，但神情满是沧桑，似是饱经风霜。

奇怪的是，这青衣少年顾盼之间，脸上了全然是茫然的神色。他正低头凝望着白衣少年，目光中尽是关怀，伸手轻轻抚弄着那白衣少年的衣角。

方方奇道：“今日他的情况好些了么？大概他想起秋水寒了。”沈君如道：“我也看不出来，最初我也是这样想的，可是我问他，他又不说。”

方方低下头来，在那青衣少年耳边柔声道：“你还记得他么？青衣少年看看沉睡中的白衣少年，又看看方方，摇了摇头。

方方柔声道：“你一定认得他的，他是你唯一的知己秋水寒啊！你再想想，想起来了，是不是？”

青衣少年又凝视着白衣少年良久，终于缓缓摇头，目光中流露出困惑的神色，回过头去专注地抚摸着秋水寒的衣角。

沈君如叹道：“你看到了吧？他已经什么事情都记不起来。沈君如轻轻拍打她的肩头，柔声安慰。

这青衣少年便是慕云舒，渺渺也早已香肖玉殒，自付已没有一个亲人，动断肝肠，死志已萌，呼吸断绝。沈君如费尽心力终于把他救回来，但是他已全然忘却了前尘往事。

沈君如低声道：“方方，他记不起前尘往事，说不定反而是一件好事。他总是放不开，也放不下对你的感情，若神智清醒，见到……见到我俩如此，只会伤心痛苦一生。现在，他没有记忆，也就是没有了牵挂，于他于你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”

“胡说！”

一声清脆的娇叱在他俩身后响起，沈君如与方方同样一惊，甫一回头，只见一女孩迎着阳光，站在竹楼前的草地上。

那是一个明媚的女孩，一身青衣，一头如夜青丝未束，凌乱地披散在脸上胸前，可爱俏皮中带着一种诡异凄迷，可是她那吹弹得破的雪白面容上，却闪亮着一抹纯真的笑容。

这样的一个女孩，却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邪气。

方方茫然不觉，沈君如却是暗自心惊：“凭我的功夫，竟然还会被这样一个女孩子走近身边而不自觉。我身边杀手，能够活到今天，完全靠着杀手灵敏得超乎寻常的感觉。今天竟然被这样一个小女孩如此轻易地欺近身来，不能不说声惭愧，真是奇事一椿。”

女孩抬起头，散发流落下来，显出一直隐没在发后的一支眼，竟是流金阳光般动人。她盈盈一笑，更带丝丝跳脱。

看到她眼睛的一瞬间，沈君如忽然感到一阵虚无的恍惚。

刚才，他彷佛看到一朵花。

一朵在雨后独绽、清雅、然而妖丽的青莲。

这女孩是谁？




二、女若青莲



“小妹妹，你是谁？”

方方诧异地打量着她，拂开额上的细碎发丝。

这女孩笑得璀灿无比：“林水水。”

“林水水？”方方脑中迅速搜索从小到大所有记忆，暗忖：“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啊！”

“君如，你听过谁叫林水水吗？”方方低声问沈君如，沈君如凝重地摇摇头，目光紧锁青衣女孩林水水。

明明不过是一个十四、五岁大的小女孩而已，可是，不知为何她天真可爱的笑容，竟会让他的心震慑不已。他和方方都不是简单的人物，平生阅人无数，见识过的大阵仗也不知有多少，始终能保持心中从容平静。可是见到这个女孩，却让他们心中忽然警惕起来。无论怎样也看不透她。

“呃——”沈君如注意到自己过度紧张的神情，连忙面孔一板，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：“小姑娘，你为什么觉得我们胡说？”

“因为慕云舒决不会这样沉寂下去！”林水水清脆的声音掷地有声：“他不是别人，他是慕云舒啊！沈君如，想不到你也这样浅薄，我真是失望得很！”

“……是吗……”

沈君如唇边带起淡淡的笑意，双目中却掠过森寒的杀机。无论是什么人，只要敢这样说话，就必须死！他不是君子，他只是一个杀手。

“还有你，方方。”林水水彷佛没有狂风暴雨即将压至的迫人杀气，满不在乎地把锐利的眼神投向方方：“亏你还是慕云舒唯一爱着的女人！你真是不了解他啊——连他心中最难忘记的事情都不知道么？慕云舒眼光倒真低，你让我对慕云舒都失望了。”

林水水伸手撩起脸上的发丝，头一次把她金色的眼睛显露了出来，定定地盯视着方方，细长的眸子里竟是一片血腥：“你知道么？我有个规矩。凡是让我对慕云舒失望的人，都必须死！”

长袖抖落，右手在袖内已紧紧握住了剑柄，只要食指一动，长剑便可破袖而出。这个女孩绝不简单，他一点都不敢大意，尤其是现下照顾着伤员，更不能让方方受到一丝伤害。沈君如的左手用力搂紧着方方。

二人对视良久，目光是同样的阴冷。接着，林水水放下头发，出乎意料地转过头去，呵呵地轻笑了一声：“毒龙教的杀手药王，居然还这么沉不住气，我怎么放心把慕云舒交给你照顾？”

“哦？”两个人都同吃一惊，方方忍不住开口道：“左一句慕云舒，右一句慕云舒。你口口声声提着慕云舒的名字，你难道认识他？你和他又是什么关系？”

“方方，你这算是吃醋吗？”林水水轻描淡写地浅笑：“还是由我来照顾他罢——让你的情人来照顾他，只怕会心中对她都有些改观。林水水有人因情妒下毒呢！”

方方微微一愣，沈君如已怒聚双眉，却仍强自按捺，不顾就此与这个来历不明的女孩子破脸。

“让你来照顾他，我可不大放心！”清越却略带疲惫的声音响起，一身白衣的秋水寒不知何时已经醒来，坐在床上。慕云舒正目光炯炯地望着他，似是亲切，又有点迷惑，手中仍然在抚弄着秋水寒的衣角。

秋水寒低头看了慕云舒一眼，目光中掠过一丝难掩的悲伤，又抬起头来，目光灼灼饶有兴味地盯住了林水水：“碧水城的城主千金林水水？”

林水水回敬他同样的目光：“毒龙教第一杀手秋水寒？”

“呵呵！看来我们不用再客套了，林大小姐。”秋水寒轻咳一声，身子彷佛尚未恢复过来：“那么，林家小姐，你有什么法子救慕云兄？”

林水水泊嘴角上扬，划出一个自信的狐度：“慕云舒一生最放不下的，唯方方和你二人。尤其是方方，正是他心头最深的痛。”

“哦！”秋水寒不动声色地微笑着：“顾问其详。”

“你会弹《断肠曲》么？算了，我想你也不会，这可是慕云舒亲自谱写的好曲子啊！”林水水微一扬眉，伸手从慕云舒手中要拿竹箫，慕云舒却不肯放手，林水水用力硬夺，慕云舒手上加劲，二人一时相持不下。

林水水柔声道：“慕云舒，你要的什么？求的什么？难道你只是想要这枝没有生命的竹箫么？”

慕云舒想了一想，便放开了手。

沈君如、方方与秋水寒颇感惊异地看着她说服了慕云舒，心中对她都有些改观。林水水带着胜利的笑容举起竹箫，吹奏起来。

箫音婉转，虽是功力尚浅，倒也流畅。在场数人却是越听越惊异，依稀辨得这熟悉音调，正是慕云舒的《断肠曲》。林水水吹箫的技巧、转圈、过度、风格，更是与慕云舒一般无二，只是造诣尚浅而已。但是慕云舒从来不轻易吹这首曲子，也只有方方一人会唱而已，林水水又是从哪里学来？

一曲吹毕，林水水放下竹箫，奇道：“方方，你怎么了？是嫌我吹得不好？本来若是我吹箫，你在一旁唱歌，他只怕更触景生情……哎！”她猛地敲了敲头，脸上尽是别有用心的笑意：“现在方方却已是他人妇，怎么能红杏出墙？慕云舒的生死何足道哉，怎也比不上恋人的误解了吧！何况，慕云舒最多是白痴一世而已，又不会死，你已经尽过力了，问心无愧，是么？”她的笑容灿烂无比，话中识刺却甚是厉害。

方方脸上一阵红一阵白，想要辩解，却始终没有说出口来。沈君如与秋水寒冷冷地凝视着林水水，也没有张声。

林水渤海湾和下长箫，秀目一扬，轻轻唱起歌来：

“将些憔悴入悟桐，洒瑟又秋风。

浮云似墨笼遥黛，酒一天，冷雨纵横。

溪桥路转，竹篱屋静，暮色渐朦胧。

红窗断续旧琴声，心事水流空。

晕花已作无情死，再休道，他日香浓。

尽画入杳，消息尽误，梦不再相逢。”

歌声清脆甜美，竟也酷似方方的声音。三人讶然地望向林水水，目光中惊讶意外更多于敌意。

这女孩——越来越令他们摸不着头脑了。

慕云舒目光呆滞，只是死死盯着林水水。林水水口中清歌不停，一遍一遍地唱下去，目光中爱怜横溢，伸手抱住了慕云舒，右手缓缓抚摸他的头发，犹如慈母对待久别重逢的爱子一般。慕云舒居然也并不反抗，抬头看着林水水，目光迷惘，恍恍惚惚如同笼罩了一层雾气。

秋水寒长叹一声，取过枕边瑶琴，随着林水水的音律抚起琴来。一时琴音铮铮，歌声甜美，如梦如幻。

慕云舒眼中雾气渐渐消散，渐渐闪烁出黑如子夜的清明光泽，又渐渐转为无边无际的伤心。半晌，他忽然低声道：“生亦何欢？死亦何苦？怜我世人，忧患实多。我，要的什么，求的什么，可怜什么，痛惜什么，留下什么，握住什么……”

话音一落，一滴泪水滴落下来，落在地上的泥尘之中。

慕云舒挣脱林水水的怀抱，拿起自己的竹箫，便随着林水水的歌声吹奏起来，箫音弱弱，无尽的悲凉伤痛之意。秋水寒的琴声也是愈加凄楚，林水水的歌声虽然哀伤，目光中却渐渐流露出狂喜之色，心想：“莫非他已经好了？”一时间，所有人的目光尽皆聚集在慕云舒的身上。

方方在一边看着三人合奏，心中居然一阵酸楚，自觉林水水已代替了自己的位置，来到了慕云舒身边。鼻子一酸，不自觉地热泪盈眶，竟有想哭的冲动，连忙转过头去，细细注视着窗外的莲池。

酥雨无痕，莲池零落新碧。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微雨，春雨斜飞，打在浮萍上，晃起一丝烟水。莲池中央只有一朵青莲嫣然挺立，风华绝代。不知为何，方方面前彷佛又掠过林水水的笑容。

林水水，林水水，你究竟来干什么？

方方回过头来，看着林水水又抱起慕云舒，看着她眼中充满淡淡的温柔，迷迷蒙蒙的，不知流泻到哪里去才好，他们二人目光相对时，恍惚间似有无数的花朵在春日里漂浮，晨光淡薄，还带着透明的花香。

好一对羡煞旁人的人间鸳鸯！她想，却咬起了嘴唇，心中不喜：“不，我才不在乎他呢！我一点儿也不稀罕。”心里想着，却知道自己是在强自宽慰，为什么会在乎？”

那一刻，方方忽然明白，自己竟然是妒忌林水水。

好没来由的心慌起来，方方回头看了沈君如一眼，却见他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三人，目光深不可测。

慕云舒一曲吹毕，放下箫来。秋水寒与林水水也同时止了声息。林水水道：“慕云舒，慕云舒，你醒了么？”

慕云舒怔了半晌，只喃喃说道：“三千世界，诸缘无常，有情皆孽。”林水水再问，却再也问不出什么来了。

林水水发愁道：“他不是逃避，只是不得不忘记。这是人类保护自己的天性，如果要避免伤害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忘记。”

方方转头看了慕云舒一眼，见他仍然痴痴怔怔，玩弄着手中的竹箫，心想：“难道我真的那么重要，竟让你不得不忘记？”

却听慕云舒又喃喃叫道：“方方，方方。”方方不由自主地踏前一步，林水水也闻声走去，一手圈住慕去舒脖颈，低声道：“慕云舒，你想起方方了么？”慕云舒也不回答，只叫：“方方，方方”。

方方再也忍耐不住，疾步跨到慕云舒面前，低声道：“慕云舒，你认得我么？”慕云舒向她面上看了一眼，似乎想到了什么，死死盯着她的脸，却不言不动。方方自觉羞愧，道：“我是方方啊！慕云舒，你想起什么没有？想起什么没有？”她连问三声，慕云舒却又低下头去。不再说话了。

林水水皱眉想了一会儿，厉声道：“好了，我要自己想想法儿，你们都出去。”方方道：“我……”沈君如拉了拉她衣袖，道：“你要慕云舒好，就得听她的话。”方方无奈，只得随沈君如退了出去。




三、以血换血



林水水关上了门，回头向秋水寒厉声道：“你怎么还不走？”秋水寒微笑道：“我在等你说出真相。”林水水道：“我有什么真相？”秋水寒伸个懒腰，重新躺回床上，笑道：“那可看你说不说了。”

林水水气极反笑，道：“好，好。我姓林，叫水水，是碧水城的千金小姐，我娘姓萧，名字我不能跟你说。我爹姓……”秋水寒笑道：“你胡说够了么？”

林水水道：“我可没有胡说，你信不信呢？”秋水寒摇头微笑道：“不信。”林水水撇嘴道：“不信算了。”自顾自抱着慕去舒头劲，坐在他的身边，探头亲了亲他的脸颊。

秋水寒笑道：“既然你不说，那我只好问个明白。小姐，你究竟是来干什么的？”

林水水抱着慕云舒的双臂紧了一紧，笑道：“找他呀！”秋水寒继续问道：“你知道他没有死？”林水水道：“这当然！”秋水寒道：“你知道他失去了记忆？”林水水道：“知道。”秋水寒道：“好！那么，你大概认识毒龙教的人吧？”

林水水身子无人察觉地一震，停了半晌，终于回过头来，轻轻摇晃洒落面前的发丝，浅浅地笑了。

许是晨风尚冷，林水水的微笑竟是冰寒的：“你需要知道吗？”

秋水寒也渐渐微笑了，缓步下床，趋近林水水的面前，寸步不移地对上她的眼光：“水水，你的答案并不好啊！我认为你认识毒龙教中人的。”

他的手指轻拂她的面颊，挑起了她散落在面前的发丝，目光一瞬不瞬，凝视着她的金色细长的眼眸。

林水水彷佛不觉他目光中的杀意，轻轻笑弯了黛眉：“你也躲不掉啊！”她边笑边说：“我认识你啊……你可是毒龙教的首席杀手啊！”

秋水寒冷冷地凝视她，半晌，也渐渐展开了笑颜：“好答案，小姐。”他缓缓放开了攥紧林水水的手，却不知道他是时候握上去的：“记得下次用毒，千万不要手下留情，不然是会死人的！”

她笑着，纯净得像个不知世事的孩子，就这样弯腰一礼，后退着回到了床边，一翻身上了床去，低头闲坐下抚弄起瑶琴。

风从窗外吹进来，翻动起他的白衣，恍若升仙。

林水水低头看了自己的左手一眼，白嫩的肌肤上已泛起了丝丝缕缕的青色，水一般向掌缘蔓延，刹那间掌心已如同墨染，颇为诡异。

林水水急忙从怀中掏出一个白瓷小瓶，看也不看，一仰头便吞了下去。右手指起如刀，纤纤指尖向左手掌心狠狠刺了下去，指甲上的水仙红色如同水流，顺着葱甲一路涌到了手心，渐渐向外弥漫。

刹那间，那青色丝纹如同受到什么的召唤，飞快地向掌心聚拢收缩，最终凝成米粒大的一点。红色却慢慢氤氲成一朵鲜艳的血莲，花心便是那一点凝聚的阴忧的青！

秋水寒看似不经心地抚弄瑶琴，实际上林水水的一举一动早尽收眼底。看见这一幕诡异凄艳的画面，心中也自栗栗，暗叹道：“这毒药倒毒。”

林水水肃然起身，含笑敛衽，盈盈一拜：“多谢寒公子。”

秋水寒目光一寒，冷声道：“人倒更毒！如此剧毒，你却不带解药。”

林水水笑道：“我又不给自己下毒，要解药何用？”

秋水寒淡淡道：“你对自己的毒术倒很有信心。”

林水水盈盈而笑：“如果你不是杀手，你能知道我会用指尖迫散毒风，笼罩住你的口鼻么？你会在我施毒之前，以掌力副毒气倒吸，浸入我手掌之中么？”

秋水寒冷哼一声，算做回答。

林水水渐渐也收敛了笑意，道：“看在你刚才好歹识破了我一次的份上，我提点你一次——”她冷冷道：“你为什么不想想，我为什么总是抱着慕云舒？”

“你——”秋水寒骤然失声，声音奇异地缩紧了一下：“你竟然——”他飞身下床，几乎是足不点地一般靠近慕云舒，俯身翻开他的眼皮，探察慕云舒的病情。

林水水冷笑不语。

良久，秋水寒才抬起头来，回头盯住林水水，目光深不可测：“焚血诀——想不到百损道人死后百年，竟然还有人练成失传已久的焚血诀——难怪你的内力，仍然不能全数将毒逼出，只能把它以咒文聚集在掌心……”

林水水的目光深不见底，似笑非笑：“你知道就好了。”

“为什么要去学这敌荣已损的武功？”秋水寒淡淡问道：“固然是威力奇大，可是——只怕伤身呢！难道……”他的声音微微一颤：“你喜欢慕云兄么？”

林水水樱唇微翘，不经意地带起一阵清风：“秋水，你问得可有点不聪明啊！”她笑着摇摇头：“我当然喜欢他。”

秋水寒也微微一笑：“焚血诀，一百七十年前百损道人所创。为救挚友庐定山，以指风把鲜血中的毒性逼出体外，喂入庐口中。十日十夜之后，庐定山活，百损道人全身血液俱干，如受火焚，内力消散，形如骷髅而死。”

“是啊！焚血诀，是自己练功而他人受益……”林水水幽幽道：“只要能救得慕云舒清醒过来，我又有什么是不能做的呢？纵然最后……形如骷髅而死……”

“所以你才对毒术那么精通。”秋水寒淡淡道：“你释放全身精气来救治慕云兄，有把握救活他么？”

林水水默然，半晌，才道：“没有。”

“所以不要这样葬撞地牺牲。”秋水寒目光如刀，直视林水水：“慕云兄也会愧疚伤心的。”

“……可是，那又该怎么办？……”

“尽力而为吧！好么？”秋水寒柔声道：“你应该不会只是想牺牲自己而已吧？如果这样，那就不是爱情，只不过相爱而已。”

“好，既然你这样说……”林水水笑得烂漫一派顽皮天真的模样，眼神却已冰冷：“我不死，倒也可以。”

“有条件的吧！不然，你还需要这样吞吞吐吐？”

“好聪明的秋水寒。”林水水笑得更加烂漫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焚血诀的事情你知道，寒逆诀你知道么？”林水水妩媚一笑：“谅你也不知道吧！若要慕云舒清醒过来，需要他爱人的血。”

“爱人的血……”

“慕云舒的清醒需要两个人的牺牲，我和方方。”林水水轻轻一笑：“秋水寒，你也不用再阻拦我了。”

秋水寒不语，走去伸手推开了门。方方与沈君如听到门开声，俱是一惊，双双抢到门前，方方想要进门，却被沈君如拉住，只得停步：“慕云舒怎么样了？”

“他会好的。”林水水缓步而出，笑容清浅：“只是，我想请你把血献给我。慕云舒需要你的牺牲。”

方方低头看了自己一眼，颇为讶异：“我的血？”

“是的！”林水水的目光骤然冰寒：“我需要你的血！”右手暴伸，方方来不及抵抗，已被她点中昏睡穴。林水水右手一带，挥掌把方方推入屋内，身子一转，旋风般地转回屋子。“砰”地一声，顺势已把门关紧。

林水水把昏睡的方方抛到慕云舒身边，让她与慕云舒并排而坐。林水水神情肃然，双掌与二人四掌相接，全身顷刻透出雾气，奇怪的是，那雾气竟是血色。血雾向方方席郑而去，方方身上也逐渐氤氲起血色轻雾，二雾混合，色彩大艳，又缓缓向慕云舒身上逼去。林水水额上现出汗珠，紧闭双目，方方神情也越来越萎顿。

门外沈君如惊变要救，已然迟了一步，见门关紧，正欲以掌风劈开，却见面前白影一晃，秋水寒已经拦在自己面前，冷冷道：“要进去的话，先杀我秋水寒！”

“你——”沈君如心急方方生死，已不能再保持镇定，闻言暴怒：“杀手寒！你想要方方死么？”

秋水寒昂首，一语不发。

“看来我真不该救你！”看着自己尽心竭力救活的人倒是全力回来对付自己，沈君如哭笑不得：“好，你是一定不会让道的，是么？”

“林水水运功完后，秋水自当以死谢罪。”

“你死了又管什么用？”沈君如又气又笑，右手手指一动，长剑破袖而出，沈君如一声长啸，退后三步，冷然道：“最后一次！退不退？”

秋水寒仍不开口，退后一步，也拔出了长剑。长剑点出，幻化点点幽光，刹那间逼近睫前。

沈君如不料他竟然说打就打，一惊之下，眉间微微刺痛，剑气已迫在近前，连忙挫腰后退，迅速递剑，向秋水寒直刺而去：“好！看来我俩倒真的无话可说了！”

秋水寒却忽然收剑，飘身后退。

沈君如一愣，急忙停下长剑，已离秋水寒心口不过三分：“怎么不打啦？想开了吗？”说着便收回了剑，向门内走去。

忽然面前又是白影一闪，秋水寒仍然挡在自己面前，沈君如手中长剑也莫名其妙地仍然指在他心口。

沈君如右手一抖，再次收剑，秋水寒伸二指迅速夹住剑锋，用力回拉，拉到离自己心口半寸之处，这才松手。

沈君如持剑在手，刺也不是，不刺也不是，不由得苦笑：“你是一定要我杀你了？”秋水寒双目一闭，一副贱命全操之你手的模样，不再说话。

沈君如心中一动，大喝道：“好！我倒看看是你先闪开，还是我的剑先饮血！”持剑向秋水寒心口直刺，寒光一闪，已没人秋水寒胸口半分，秋水寒仍是不言不动。沈君如心中一凛，可不知是该不该就此住手了。

“杀手药，你要不要方方的命？”一声冷哼，林水水的声音从屋内传出，声音不大，沈君如闻言却心中一冷，再也刺不下去。

秋水寒后退一步，沈君如想到方方，不敢再刺，却也没有收剑。秋水寒又后退一步，剑尖便从他胸口平平滑出，顷刻间鲜血涌出，血透重衣。秋水寒也不包扎，仍然是木然地没半分神情，转身回到屋内，又将门紧紧关闭。

沈君如心中担忧方方，却不敢进屋，在屋外转了几圈，彷徨无计，苦笑一声，颓然坐倒在地。

屋内，林水水在运功之时，突然开口说话，一不留神，气息已逆。在全身蒸腾出的血雾之外，方方身上散发出的血雾却猛然收回了三寸，只在方方周薄寺吸着。林水水的血雾却与方方的血雾分开，独力难支，一时竟有消散却无论如何不能再将二人血雾再混合一起。

秋水寒摇摇晃晃地走近三人，一声轻呼，挥剑在胸口斩下，“噗”地一声，鲜血喷涌而出，洒落在三人中间。

说来也怪，这鲜血一洒，竟彷佛有什么磁力一般，方方与林水水的血雾争相向血滴涌来。血雾轻盈，竟也使得秋水寒的鲜血不再落地，也溶在了二人血雾之中。三人的鲜血重又凝聚在一起。血雾相容，艳光大盛。

秋水寒长叹一声，只觉全身虚脱无力，扑地一声，坐倒在地，勉强伸出左手与林水水相握，右手一翻，抵住了方方的左手。

林水水只觉身上重压甫然消去，全身立时一轻，睁开眼睛，见是秋水寒以自身鲜血凝聚血雾，心中一惊，却无力大声说话，勉强开噪声的若游丝：“你竟然也知道‘寒逆诀’与‘焚血诀’相溶的办法。可是你以鲜血助我行功，你的性命便寄付在我的身上了。若运功失败，慕云舒固然永世不能清醒，你却是非死不可！”

秋水寒也颇为吃力，勉强一笑，弱声道：“普天之下，凡是要救伤患，首推‘寒逆诀’与‘焚血诀’。必须指定的两人同时运功，一寒一热，血气蒸腾做雾。当雾气笼罩了被救者三层之后，被施救之人便有望醒转。否则，则施术者必死，被施救之人终不得清醒痊愈——林水水，你不是也要死的么？倘若慕云舒就此一世不醒，秋水没了对手，可怎么笑傲江湖？”

林水水不再言语，加催内力，顷刻间氤氲血雾弥漫整个屋内。秋水寒最后向慕云舒望了一眼，青衣沧桑的少年此刻低垂着眼，不知为何，却显得如此稚弱而纯真。也许，他也不过是一个受不了太多的伤害，终于回家的孩子。

秋水寒缓缓闭上了眼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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